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蒙回前总批：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续似不接续，在画师为浓淡相

间，在墨客为骨肉停匀，在乐工为笙歌间作，在文坛为养局为别调。前后文

气，至此一歇。】 

 

  且说鸳鸯出了角门，脸上犹红，心内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因想这事

非常，若说出来，奸盗相连，关系人命，还保不住带累了旁人。横竖与自己

无干，且藏在心内，不说与一人知道。回房复了贾母的命，大家安息。从此

凡晚间便不大往园中来。因思园中尚有这样奇事，何况别处，因此连别处也

不大轻走动了。 

  原来那司棋因从小儿和他姑表兄弟在一处顽笑起住时，小儿戏言，便都

订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风流，常时司棋回家时，

二人眉来眼去，旧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二人便设法

彼此里外买嘱园内老婆子们留门看道，今日趁乱方初次入港。虽未成双，却

也海誓山盟，私传表记，已有无限风情了。忽被鸳鸯惊散，那小厮早穿花度

柳，从角门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后悔不来。至次日见了鸳鸯，自

是脸上一红一白，百般过不去。心内怀着鬼胎，茶饭无心，起坐恍惚。挨了

两日，竟不听见有动静，方略放下了心。这日晚间，忽有个婆子来悄告诉他

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没归家。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司棋听

了，气个倒仰，因思道：“纵是闹了出来，也该死在一处。他自为是男人，

先就走了，可见是个没情意的。”因此又添了一层气。次日便觉心内不快，

百般支持不住，一头睡倒，恹恹的成了大病。 

  鸳鸯闻知那边无故走了一个小厮，园内司棋又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



定是二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说出来，方吓到这样。”因此自己反过意不

去，指著来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立身发誓，与司棋说：“我告诉一

个人，立刻现死现报！你只管放心养病，别白糟踏了小命儿。”司棋一把拉

住，哭道：“我的姐姐，咱们从小儿耳鬓厮磨，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待，我也

不敢待慢了你。如今我虽一著走错，你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你就是我的亲

娘一样。从此后我活一日是你给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后，把你立个长生牌

位，我天天焚香礼拜，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我若死了时，变驴变狗报答

你。再俗语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过三二年，咱们都是

要离这里的。俗语又说：‘浮萍尚有相逢日，人岂全无见面时。’倘或日后

咱们遇见了，那时我又怎么报你的德行。”一面说，一面哭。这一席话反把

鸳鸯说的心酸，也哭起来了。因点头道：“正是这话。我又不是管事的人，

何苦我坏你的声名，我白去献勤。况且这事我自己也不便开口向人说。你只

放心。从此养好了，可要安分守己，再不许胡行乱作了。”司棋在枕上点首

不绝。 

  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来。因知贾琏不在家中，又因这两日凤姐儿

声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样，因顺路也来望候。因进入凤姐院门，二门上

的人见是他来，便立身待他进去。鸳鸯刚至堂屋中，只见平儿从里间出来，

见了他来，忙上来悄声笑道：“才吃了一口饭歇了午睡，你且这屋里略坐

坐。”鸳鸯听了，只得同平儿到东边房里来。小丫头倒了茶来。鸳鸯因悄

问：“你奶奶这两日是怎么了？我看他懒懒的。”平儿见问，因房内无人，

便叹道：“他这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这有一月之前便是这样。又兼这几日

忙乱了几天，又受了些闲气，从新又勾起来。这两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

支持不住，便露出马脚来了。”鸳鸯忙道：“既这样，怎么不早请大夫来

治？”平儿叹道：“我的姐姐，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的。别说请大夫来吃

药。我看不过，白问了一声身上觉怎么样，他就动了气，反说我咒他病了。



饶这样，天天还是察三访四，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养身子。”鸳鸯道：“虽

然如此，到底该请大夫来瞧瞧是什么病，也都好放心。”平儿道：“我的姐

姐，说起病来，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鸳鸯忙道：“是什么病呢？”

平儿见问，又往前凑了一凑，向耳边说道：“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

月竟淅淅沥沥的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鸳鸯听了，忙答道：“嗳

哟！依你这话，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儿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

女孩儿家，这是怎么说的，倒会咒人呢。”鸳鸯见说，不禁红了脸，又悄笑

道：“究竟我也不知什么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这病

死了。我也不知是什么病，因无心听见妈和亲家妈说，我还纳闷，后来也是

听见妈细说原故，才明白了一二分。”平儿笑道：“你该知道的，我竟也忘

了。” 

  二人正说著，只见小丫头进来向平儿道：“方才朱大娘又来了。我们回

了他奶奶才歇午觉，他往太太上头去了。”平儿听了点头。鸳鸯问：“那一

个朱大娘？” 平儿道：“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因有什么孙大人家来和咱们

求亲，所以他这两日天天弄个帖子来赖死赖活。”一语未了，小丫头跑来

说：“二爷进来了。”说话之间，贾琏已走至堂屋门，口内唤平儿。平儿答

应着才迎出去，贾琏已找至这间房内来。至门前，忽见鸳鸯坐在炕上，便煞

住脚，笑道：“鸳鸯姐姐，今儿贵脚踏贱地。”鸳鸯只坐着，笑道：“来请

爷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觉的睡觉。”贾琏笑道：“姐姐一年

到头辛苦伏侍老太太，我还没看你去，那里还敢劳动来看我们。正是巧的

很，我才要找姐姐去。因为穿着这袍子热，先来换了夹袍子再过去找姐姐，

不想天可怜，省我走这一趟，姐姐先在这里等我了。”一面说，一面在椅上

坐下。鸳鸯因问：“又有什么说的？”贾琏未语先笑道：“因有一件事，我

竟忘了，只怕姐姐还记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孝敬一个

腊油冻的佛手，因老太太爱，就即刻拿过来摆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



看古董帐上还有这一笔，却不知此时这件东西着落何方。古董房里的人也回

过我两次，等我问准了好注上一笔。所以我问姐姐，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

呢，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鸳鸯听说，便道：“老太太摆了几日厌烦

了，就给了你们奶奶。你这会子又问我来。我连日子还记得，还是我打发了

老王家的送来的。你忘了，或是问你们奶奶和平儿。”平儿正拿衣服，听见

如此说，忙出来回说：“交过来了，现在楼上放著呢。奶奶已经打发过人出

去说过给了这屋里，他们发昏，没记上，又来叨登这些没要紧的事。”贾琏

听说，笑道：“既然给了你奶奶，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就昧下了。”平儿

道：“奶奶告诉二爷，二爷还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这会子自

己忘了，倒说我们昧下。那是什么好东西，什么没有的物儿。比那强十倍的

东西也没昧下一遭，这会子爱上那不值钱的！”贾琏垂头含笑想了一想，拍

手道：“我如今竟糊涂了！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象先了。”鸳鸯笑

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杂，你再喝上两杯酒，那里清楚的许

多。”一面说，一面就起身要去。 

  贾琏忙也立身说道：“好姐姐，再坐一坐，兄弟还有事相求。”说著便

骂小丫头：“怎么不沏好茶来！快拿干净盖碗，把昨儿进上的新茶沏一碗

来。”说著向鸳鸯道：“这两日因老太太的千秋，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

了。几处房租地税通在九月才得，这会子竟接不上。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

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三二千两银子

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

暂且把老太太查不著的金银家伙偷着搬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

过去。不上半年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

是。”鸳鸯听了，笑道：“你倒会变法儿，亏你怎么想来。”贾琏笑道：

“不是我扯谎，若论除了姐姐，也还有人手里管的起千数两银子的，只是他

们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若和他们一说，反吓住了他们。所以我‘宁



撞金钟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语未了，忽有贾母那边的小丫头子忙忙

走来找鸳鸯，说：“老太太找姐姐半日，我们那里没找到，却在这里。”鸳

鸯听说，忙的且去见贾母。 

  贾琏见他去了，只得回来瞧凤姐。谁知凤姐已醒了，听他和鸳鸯借当，

自己不便答话，只躺在榻上。听见鸳鸯去了，贾琏进来，凤姐因问道：“他

可应准了？” 贾琏笑道：“虽然未应准，却有几分成手，须得你晚上再和他

一说，就十成了。”凤姐笑道：“我不管这事。倘或说准了，这会子说得好

听，到有了钱的时节，你就丢在脖子后头，谁去和你打饥荒去。倘或老太太

知道了，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贾琏笑道：“好人，你若说定了，

我谢你如何？”凤姐笑道：“你说，谢我什么？”贾琏笑道：“你说要什么

就给你什么。”平儿一旁笑道：“奶奶倒不要谢的。昨儿正说，要作一件什

么事，恰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一二百银子，岂不两全其

美。”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样也罢。”贾琏笑道：“你们太

也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难不

倒。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真真了不

得。”凤姐听了，翻身起来说：“我有三千五万，不是赚的你的。如今里里

外外上上下下背着我嚼说我的不少，就差你来说了，可知没家亲引不出外鬼

来。我们王家可那里来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别叫我恶心了。你们看着

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说出

来的话也不怕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你们的，那

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贾琏笑道： “说句顽话就急了。这有什么这样的，

要使一二百两银子值什么，多的没有，这还有，先拿进来，你使了再说，如

何？”凤姐道：“我又不等著衔口垫背，忙了什么。”贾琏道：“何苦来，

不犯著这样肝火盛。”凤姐听了，又自笑起来，“不是我着急，你说的话戳

人的心。我因为我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



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他虽没留下个男女，也要‘前人撒

土迷了后人的眼’才是。”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低头打算了半晌，方

道：“难为你想的周全，我竟忘了。既是后日才用，若明日得了这个，你随

便使多少就是了。” 

  一语未了，只见旺儿媳妇走进来。凤姐便问：“可成了没有？”旺儿媳

妇道：“竟不中用。我说须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贾琏便问：“又是什么

事？”凤姐儿见问，便说道：“不是什么大事。旺儿有个小子，今年十七岁

了，还没得女人，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就没有计

较得。前日太太见彩霞大了，二则又多病多灾的，因此开恩打发他出去了，

给他老子娘随便自己拣女婿去罢。因此旺儿媳妇来求我。我想他两家也就算

门当户对的，一说去自然成的，谁知他这会子来了，说不中用。”贾琏道：

“这是什么大事，比彩霞好的多著呢。”旺儿家的陪笑道：“爷虽如此说，

连他家还看不起我们，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好容易相看准一个媳妇，我

只说求爷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说他必肯的，我就烦了人走过去试

一试，谁知白讨了没趣。若论那孩子倒好，据我素日私意儿试他，他心里没

有甚说的，只是他老子娘两个老东西太心高了些。”一语戳动了凤姐和贾

琏，凤姐因见贾琏在此，且不作一声，只看贾琏的光景。贾琏心中有事，那

里把这点子事放在心里。待要不管，只是看着他是凤姐儿的陪房，且又素日

出过力的，脸上实在过不去，因说道：“什么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

心且去，我明儿作媒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礼去，就说

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来见我。”旺儿家的看着凤姐，凤姐便扭嘴

儿。旺儿家的会意，忙爬下就给贾琏磕头谢恩。贾琏忙道：“你只给你姑娘

磕头。我虽如此说了这样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发个人叫他女人上来，和他

好说更好些。虽然他们必依，然这事也不可霸道了。” 凤姐忙道：“连你还

这样开恩操心呢，我倒反袖手旁观不成。旺儿家你听见，说了这事，你也忙



忙的给我完了事来。说给你男人，外头所有的帐，一概赶今年年底下收了进

来，少一个钱我也不依的。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

旺儿媳妇笑道：“奶奶也太胆小了。谁敢议论奶奶，若收了时，公道说，我

们倒还省些事，不大得罪人。”凤姐冷笑道：“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我

真个的还等钱作什么，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这屋里有的没的，

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还不

够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如

今倒落了一个放帐破落户的名儿。【庚辰双行夹批：可知放帐乃发，所谓此

家儿如耻恶之事也。】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我比谁不会花钱，咱们以后

就坐着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这不是样儿：前儿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

个月，想不出法儿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

四五箱子，拿去弄了三百银子，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过去了。我是你们知道

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倒有十来

件，白填在里头。今儿外头也短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搜寻上老太太了。

明儿再过一年，各人搜寻到头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儿媳妇笑道：“那一

位太太奶奶的头面衣服折变了不够过一辈子的，只是不肯罢了。”【庚辰双

行夹批：闲语，补出近日诸事。】凤姐道：“不是我说没了能奈的话，要象

这样，我竟不能了。昨晚上忽然作了一个梦，说来也可笑，【庚辰双行夹

批：反说“可笑”，则思□ 落套，妙甚！若必以此梦为凶兆，非红楼之梦

矣。】梦见一个人，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庚辰双行夹批：是以前授方

相之旧，数十年后矣。】找我。问他作什么，他说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匹

锦。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说的又不是咱们家的娘娘。我就不肯给他，他

就上来夺。正夺著，就醒了。”【庚辰双行夹批：妙！实家常触景闲梦必有

之理，却是江淹才尽之兆也，可伤。】旺儿家的笑道：“这是奶奶的日间操

心，常应候宫里的事。”【庚辰双行夹批：淡淡抹去，妙！】 



  一语未了，人回：“夏太府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贾琏听了，忙

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

见他，若是小事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话回他。”贾琏便躲入内套间去。

这里凤姐命人带进小太监来，让他椅子上坐了吃茶，因问何事。那小太监便

说：“夏爷爷因今儿偶见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

奶家里，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过一两日就送过来。”【庚辰双行夹

批：可谓“密处不容针”。】凤姐儿听了，笑道：“什么是送过来，有的是

银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们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样。”小太监道：

“夏爷爷还说了，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等今年年底下，自然

一齐都送过来。”凤姐笑道：“你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得提在心上。我说

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样记清了还我们，不知还了多少了。只怕没

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儿媳妇来，“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两

来。”旺儿媳妇会意，因笑道：“我才因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

凤姐道：“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叫你们外头算去就不能了。”说著叫平

儿，“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平儿答应了，去半

日，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里面两个锦袱包著。打开时，一个金累丝攒珠

的，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一个点翠嵌宝石的。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

下。【庚辰双行夹批：是太监眼中看、心中评。】一时拿去，果然拿了四百两

银子来。凤姐命与小太监打叠起一半，那一半命人与了旺儿媳妇，命他拿去

办八月中秋的节。【庚辰双行夹批：过下伏脉。】那小太监便告辞了，凤姐命

人替他拿着银子，送出大门去了。这里贾琏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

了！”凤姐笑道：“刚说著，就来了一股子。”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来，

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这会子再

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一面说，一面平儿伏侍凤姐另洗了面，更衣往

贾母处去伺候晚饭。 



  这里贾琏出来，刚至外书房，忽见林之孝走来。贾琏因问何事。林之孝

说道：“方才听得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 贾琏道：“真

不真，他那官儿也未必保得长。将来有事，只怕未必不连累咱们，宁可疏远

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尝不是，只是一时难以疏远。如今东府大爷和他

更好，老爷又喜欢他，时常来往，那个不知。”贾琏道：“横竖不和他谋

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听真了，是为什么。”林之孝答应了，却不动身，

坐在下面椅子上，且说些闲话。因又说起家道艰难，便趁势又说：“人口太

重了。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

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再者里

头的姑娘也太多。俗语说：‘一时比不得一时。’如今说不得先时的例了，

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该使八个的使六个，该使四个的便使两个。若各房算起

来，一年也可以省得许多月米月钱。况且里头的女孩子们一半都太大了，也

该配人的配人。成了房，岂不又孳生出人来。”贾琏道：“我也这样想着，

只是老爷才回家来，多少大事未回，那里议到这个上头。前儿官媒拿了个庚

帖来求亲，太太还说老爷才来家，每日欢天喜地的说骨肉完聚，忽然就提起

这事，恐老爷又伤心，所以且不叫提这事。”林之孝道：“这也是正理，太

太想的周到。”贾琏道：“正是，提起这话我想起了一件事来。我们旺儿的

小子要说太太房里的彩霞。他昨儿求我，我想什么大事，不管谁去说一声

去。这会子有谁闲著，我打发个人去说一声，就说我的话。”林之孝听了，

只得应着，半晌笑道：“依我说，二爷竟别管这件事。旺儿的那小儿子虽然

年轻，在外头吃酒赌钱，无所不至。虽说都是奴才们，到底是一辈子的事。

彩霞那孩子这几年我虽没见，听得越发出挑的好了，何苦来白糟踏一个

人。”贾琏道：“他小儿子原会吃酒，不成人？”林之孝冷笑道：“岂只吃

酒赌钱，在外头无所不为。我们看他是奶奶的人，也只见一半不见一半罢

了。”贾琏道：“我竟不知道这些事。既这样，那里还给他老婆，且给他一



顿棍，锁起来，再问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这一时。那是错也

等他再生事，我们自然回爷处治。如今且恕他。”贾琏不语，一时林之孝出

去。 

  晚间凤姐已命人唤了彩霞之母来说媒。那彩霞之母满心纵不愿意，见凤

姐亲自和他说，何等体面，【庚辰双行夹批：今时人女儿因图此现在体面误

了多少，此正是因今时女儿一笑。】便心不由意的满口应了出去。今凤姐问

贾琏可说了没有，贾琏因说：“我原要说的，打听得他小儿子大不成人，故

还不曾说。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两日，再给他老婆不迟。”凤姐听说，

便说：“你听见谁说他不成人？”贾琏道：“不过是家里的人，还有谁。”

凤姐笑道：“我们王家的人，连我还不中你们的意，何况奴才呢。我才已竟

和他母亲说了，他娘已经欢天喜地应了，难道又叫进他来不要了不成？”贾

琏道：“既你说了，又何必退，明儿说给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这里说

话不提。 

  且说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择人，心中虽是与贾环有旧，尚未作准。

今日又见旺儿每每来求亲，早闻得旺儿之子酗酒赌博，而且容颜丑陋，一技

不知，自此心中越发懊恼。生恐旺儿仗凤姐之势，一时作成，终身为患，不

免心中急躁。遂至晚间悄命他妹子小霞【庚辰双行夹批：霞大小，奇奇怪怪

之文，更觉有趣。】进二门来找赵姨娘，问了端的。赵姨娘素日深与彩霞契

合，巴不得与了贾环，方有个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唆贾环去

讨，一则贾环羞口难开，二则贾环也不大甚在意，不过是个丫头，他去了，

将来自然还有，【庚辰双行夹批：这是世人之情，亦是丈夫之情。】遂迁延住

不说，意思便丢开。无奈赵姨娘又不舍，又见他妹子来问，是晚得空，便先

求了贾政。【庚辰双行夹批：这是世人想不到之文，却是大家必有之事。】贾

政因说道：“且忙什么，等他们再念一二年书再放人不迟。我已经看中了两

个丫头，一个与宝玉，一个给环儿。只是年纪还小，又怕他们误了书，所以



再等一二年。”【庚辰双行夹批：妙文，又写出贾老儿女之情。细思一部书

总不写贾老，则不若文，然不如此写，则又非贾老。】赵姨娘道：“宝玉已

有了二年了，老爷还不知道？”贾政听了忙问道：“谁给的？”赵姨娘方欲

说话，只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惊不小。要知端的，且听下

回分解。 

 

  【蒙回末总批：夏雨冬风常不解，其何自来？何自去？鸳鸯与司棋相哭

发誓，事已丸释冰消，及平地风波一起，措手不及，亦不解何自来何自

去！】 


